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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熙 载 的 思 想、 学 术 及 其 他

徐　林　祥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２）

　　摘　要：晚清学者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家 “圣贤之道”的影响；

在晚年刘熙载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学者与道、释消极遁世观相异趣的积极的入世观、致用务实的精 神

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刘熙载的研究领域涉及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 言 学、教 育 学，甚 至 数 学、天

文学等方面。刘熙载以其在上海龙门书院的教育实践应和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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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对刘熙载的主导思想是儒、还
是道、或是佛，一直有争议；对他的政治态度，一般

都认为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封建守旧派；对他的学

术贡献，大多只知其《艺概》，称之为文学家或文艺

理论家；至于他的教育实践，则更鲜为人知。笔者

以为：有必要重读刘熙载，重新认识刘熙载，重新

评价刘熙载。

一、刘熙载的主导思想

关于刘熙载的主导思想，从上世纪４０年代至

今，许多学者都持道家说或佛家说。其代表性的

观点有：“假若对他的思想加以定性分析的话，那

基调却是老庄，加上佛”［１］；“道家老庄哲学对他影

响已很深”［２］；“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深受佛门

思维理念的影响浸润”［３］。
确实，刘熙载自幼年起在接受儒家思 想 熏 陶

的同时，受到过佛老学说的浸染。他的《昨非集》
中就有一些反映佛老思想影响的诗文。刘熙载的

父亲刘松龄是一位地方上颇有声望的隐君子；少

年刘熙载１０岁丧父，数岁复丧母，茕茕靡所依；青
年刘熙载 曾 师 从 兴 化 文 正 书 院 山 长 查 咸 勤 读 佛

经；中年刘熙载虽中进士并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又授 翰 林 院 编 修，但 一 直 忧 郁 不 得 志，其 生 活 窘

迫，曾 侨 居 长 春 禅 寺，甚 至 请 假 客 山 东、河 北、山

西，授徒自给。这些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

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阅读刘熙载的全部作品，考察

刘熙载受佛老思想影响诗文产生的背景，就不难

发现，这些诗文多作于他中年宦游阶段，所记亦多

为此前之事，如《查芙波先生借梵书》、《梦受丹经》
等。晚年刘熙载，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和太平

天国战乱，以及广东学政由赴任到离职，特别是赴

上海任龙门书院山长以后，则完全是一位“粹然儒

者”的形象。
刘熙载 非 常 强 调 学 者“要 识 得 经 文 本 旨 分

晓”，“多读先正”、“以穷经为主”。即使是在其谈

文论艺的时候，也处处突出《六经》的作用，表现出

明显的宗经思想。其《艺概·文概》开篇即言：“六
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

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

内’者也。”以他论韩愈诗文为例。他在论韩愈文

时说：“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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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

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
在他看来，《六经》为一切文章之首，统摄着所有类

型的文章；论文须从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两方面

入手，而思想内容方面仅拈出“经、诰之指归”便足

矣，也即以《六经》为标准。他在评韩愈诗时也说：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
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

之辞’。”在《六经》当中，刘熙载尤其推崇《周易》中
的《易传》。他认为：“制义推明经义，近于传体，传
莫先于《易》之《十翼》。”“以《易》道论诗文”是刘熙

载谈文论艺的基本特点。［４］

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期间，曾将 他 的 教

学笔记编定为《持志塾言》。其《叙》云：“孟子始言

持志。志之赖于持也久矣。持之义不一 端，大 要

维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之方，亦
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养也，慎其志之所以发

也。每念古人之学，无不以此为兢兢，而即可准此

以见吾人之失，故余之教于塾也，尝以‘持志’二字

额其斋焉。塾中讲贯，自圣贤经义以及先儒格言，
固皆曰有课程矣。其有不及举古人之辞，但自言

之，以取易明者，则随时笔而存之，盖以便学者之

复习也。”刘熙载自称：“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

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辨门户。”《清史稿·儒

林传·刘熙载传》记其尝戒学者曰：“才出于学，器
出于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

穷达，当 以 正 人 心、维 世 道 为 己 任，不 可 自 待 菲

薄。”
晚年刘熙载在谈到佛老对自己的影 响 时 说：

“余之少也，学不知道，虽从事于六经，然颇好周秦

间诸 子，又 泛 滥 诸 仙 释 书，并 骚 人 辞 客 之 悲 愁 放

旷、惜衰暮、感羁旅者，亦未尝不寓目焉。故 当 时

所作，指 趣 多 所 出 入，且 有 傲 然 自 得 而 不 知 其 非

者，岂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后乃始悔之。”《昨非

集·序》又说：“忆余自始学以来，知圣贤之道不易

明，欲从他道参验之。至如阴阳道释之言，苟有明

之者，必竭 诚 以 问，不 惮 再 三 焉。”其 作 品 集 取 名

“昨非”，即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觉今是而昨

非”。其同乡李详在《融斋类稿四旬集叙》中也称

其四十以后：“颇有悔少年立言，微露亢厉，又多以

禅悦为味，虑为世所诟病，大加芟薙，尽摧其牙距

而后已。”［５］

刘熙载在赴上海龙门书院前即与陈 广 德、倭

仁、郭嵩焘、胡 林 翼、莫 友 芝、丁 果 臣、林 昌 彝、陈

澧、邹伯奇等人交游，到上海龙门书院后，又与应

宝时、莫友芝、齐学裘、吴大廷、俞樾、方宗诚、张文

虎、曾国藩、萧 穆、涂 宗 瀛、冯 焌 光、严 芝 楣、蒯 光

典、范当世等人交往。刘熙载的思想倾向，亦可从

时人的评论中见出。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三

十七《敬举 贤 才，力 图 补 救 疏》称 刘 熙 载“贞 介 绝

俗，学冠时人”。陈澧《东塾集》卷三《送刘学使序》
称：“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
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
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焉耳。学政一官，世人所艳

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 之 人 皆

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

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每一

相见，论九流诸子之学，谈声音度数之艺，与澧有

同好焉，信可乐也。”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九《答
刘融斋中允》云：“承示《持志塾言》，笃实精切，气

象极似胡仁仲、胡敬斋诸先生，具见用心。”又方宗

诚《柏堂集余编》卷四《沪上观摩册跋》云：“融斋性

笃行恭，恪守宋儒之学。”萧穆《敬孚类稿》卷十二

《刘融斋中允别传》中称之“洁身修行与有宋诸儒

言行相为 表 里”。陈 广 德 跋 刘 熙 载《昨 非 集》云：
“文以质有其内为难，此盖存乎养之所至，弗可强

焉。余与融斋刘子交逾四十年，其人粹然儒者，文
亦如之。”《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传》称其：“自
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

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

风。”
笔者以为，晚清学者刘熙载，对道、释感兴趣，

对其 进 行 研 究，乃 至 在 一 些 作 品，主 要 是 在 他 早

年、中年的诗文中表现出道、释的影响，都是很正

常的；然而，就刘熙载一生的主要思想倾向而言，
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思想，特别是他晚年在上

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

家“圣贤之道”的影响。

二、刘熙载的政治态度

关于刘熙载的政治态度，长期以来，受“左”的
思想的影响，论者大多给其贴上“封建”、“守旧”、
“抱残守阙”的标签。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刘熙载

从思想到行动完全站在抱残守阙的封建主义营垒

内部。因此，他的著作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多少

积极可取的因素，他的文艺思想也不例外。”［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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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即将兴起的新潮，又显出了多么大的时代差

距”，“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７］“刘熙载属于儒

家正统国粹派，思想比较保守”，“他在政治上谨小

慎微，闭口不谈时政，对当时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阶

级斗争一概沉默不语”，“在政治态度上，他不赞同

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思想和技术……属于儒家正统

国粹派，思想比较保守”。［８］

但是，如果我们对刘熙载一生的所作 所 为 作

一番梳理，就不难发现，受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
在晚年 刘 熙 载 身 上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不 是 儒 家“封

建”、“保守”、“抱残守阙”的一面，而是儒家学者与

道、释消极遁世观相异趣的积极的入世观、致用务

实的精神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
这种思想倾向，在他的《持志塾言》和《古桐书

屋札记》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他反复强调，“有益生

人之用，方可为才”；“道须有益于生人之用，乃与

自私自利者有别。昌黎《原道》大旨，括于一‘公’
字。儒家既见得佛老不公，岂可复自蹈之？”“体不

立则用不行，而非用要无以见体”；“人外无道，道

要在人上尽；事外无理，理要在事上尽”；“夜行者

以火照路，照路只为行路起见。学或务知不务行，
与照路而不行何异？”“学者徒慕圣人之名，必至侈

著述而略 躬 行”；“读 书 贵 有 实 用”；“学 以 躬 行 为

本，躬行以慎独为本”；“知百而不能行，不如知一

而能行。”
这种思想倾向，甚至可从他谈文论艺 的 著 作

中窥见。比如：光绪年间士人上书言政惯以汉代

贾谊、南宋陈亮为标榜，而刘熙载笔下对贾谊、陈

亮二人评价均佳，尤其以“有先秦遗意”的评语称

道贾谊的文章。他说：“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

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 起 者，得

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

其笼 罩 群 有 而 精 之 哉！”又 说：“陈 同 甫 文 箴 砭 时

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比。如《四上孝宗皇

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
气象张大，若 使 身 任 其 事，恐 不 能 耐 烦 持 久。”再

如：刘熙载充分肯定士人言论著述中的个人独立

意识，所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

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 右 盼，以

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又如：他对

士人“出处之道”的阐释：“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

谓之立志。盖此乃志于境，非志于道也。君 子 之

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表达了一种士者无

论“出处”，“随在尽所当尽”，即为“志道”的见解。
刘熙载 曾 自 称“于 古 人 志 趣，尤 契 陶 渊 明”。

对此，有 必 要 稍 作 分 析。萧 统《陶 渊 明 集 序》说：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
寄酒为迹也。”朱熹《晦庵诗说》亦指出：“陶渊明诗

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

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

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笔者以为：陶渊明并没有

真正 超 然，刘 熙 载 心 契 陶 渊 明，也 没 有 真 正 的 超

然。如同刘熙载评论李白时所指出：“太白与少陵

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

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

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

耶！”
刘熙载诗云：“世人在俗慕得仙，得仙 还 被 俗

虑牵。”事实上，刘熙载始终为“俗虑”所牵挂，始终

以迁善 改 过、匡 时 救 弊 为 己 任。其《答 陈 茂 亭 二

首》诗 云：“古 人 诗 咏 志，后 乃 竞 瑰 奇。但 识 风 骚

义，无非忠孝贤。商歌齐相奋，梁甫汉臣悲。遗烈

今犹仰，空言尔肯为！”正因此，他“平居尝以‘志士

不忘在沟 壑’、‘遁 世 不 见 知 而 不 愠’二 语 自 励”。
他曾说：“学求尽人道而已。”他把治学与尽人道结

合起来，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这是与一些封建士大

夫中的狂客与腐儒迥然不同的。正如他的《李杜》
诗云：“太白岂狂客，少陵非腐儒。腐狂援自托，论
世为长吁。”他认为狂客和腐儒，仅是李白、杜甫自

托而已，实际上他们是感叹时事、经世致用的人。
这不仅是为李杜辨白，同时也是刘熙载本人的心

灵写照。
刘熙载说：“学以躬行为本。”又说：“人无

时无地不在行之中。”其友人俞樾 《左春坊左中

允刘君墓碑》记其身体力行：“视广东学，一介

不苟 取。诸 生 试 卷，无 善 否 毕 读 之 同。或 曰：
‘次艺可无阅。’君曰： ‘不观其全，而谓吾已得

之，欺人 乎？ 自 欺 也。’试 毕，进 诸 生 而 训 之。
作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以示

之。其主讲龙门历十四年，与诸生讲习，终日不

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

去其非 而 趋 于 是。丙 夜 或 周 视 斋 舍，察 诸 生 在

否。其严密如此。”其弟子胡传 《钝夫年 谱》记

其教育弟子：“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日用

行习之间，事事准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实学问”；
“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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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益 于 家，在 乡 则 有 益 于 乡，在 邑 则 有 益 于

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

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

无益也。”［９］４７４他 要 求 弟 子 以 所 学 淬 沥 各 人 的 道

德，进而由一己的修身推之于治国平天下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主讲 龙 门 书 院 期 间，

与洋务派官员如郭嵩焘、应宝时、冯竹儒、李勉

林等人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 《郭 嵩 焘 日 记》即 有

１８７６年出国 前 在 上 海 “见 竹 儒 及 刘 融 斋 前 辈”、

１８７９年回国后 “诣刘融斋畅谈”等记载。［１０］刘熙

载甚至还亲自撰写了一些鼓吹实学、推行洋务的

时文。笔 者 收 藏 的 薛 福 成 编 《新 政 应 试 必 要 初

编》即收有刘熙载的 《机器开矿不用人力策》一

文。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张文虎的 《格致释器总

论》、罗泽南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曾

国藩的 《中国宜设 船 坞 论》、彭 玉 麟 的 《论 中 国

易于富强》、张之洞的 《中国宜仿新学说》、傅云

龙的 《西洋诸国导 民 生 财 说》、郑 观 应 的 《开 平

煤矿事略》、黄钧宰的 《中 国 建 造 船 坞 以 何 地 最

善论》、李提摩太的 《中国铁道议》等。

三、刘熙载的学术贡献

据 《辞海》介绍： “刘熙载 （１８１３～１８８１），
清文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

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广东学

政。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撰有 《艺概》。也 能

诗词，有 《昨非集》。”
平心而论，刘熙载作为文学家是得到学人认

可的。其 《艺概》是继刘勰 《文心雕龙》之后，
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该书通过 “举此以

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方法，用十分简练的

语言，分别论 述 了 古 典 诗、词、曲、赋、散 文，
以及书法等的历史流变、创作理论和鉴赏方法，
提出了不少启人心智的真知灼见。该书问世后即

受到好评。谢章铤 《赌棋山庄集·词话续编》卷

三：“余于沪读书肆，得兴化刘融斋 （熙载）所

著 《艺概》，后晤同年吴桐云 （大廷）观察，为

言融斋掌教书院，善于谈艺，盖穷年积 学 之 士，
惜匆匆归来，未及见也， 《艺概》自诗、文及经

义皆言及，中有 《词曲概》，虽或为古人所已言

者，抑言之而或有可商者 （如谓晚唐、五代为变

调，元遗山集两宋之大成，予皆不能无 疑），而

精审处不少，不可废也。”谭献 《复堂日 记》己

卯年 （１８７９）记： “阅刘融斋 《艺概》七卷。朴

至深远，得未曾有。”丁亥年 （１８８７）记：“读刘

融斋先生 《艺概》、陈 兰 甫 先 生 《东 塾 读 书 记》，
如饮醍醐。”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十月记：“得
萧敬夫上海书，寄刘融斋先生 《持志塾言》、《艺
概》至。云 《塾言》，刘氏囗囗意之书。亟 读 终

卷，言言纯 实，与 《绎 志》、 《读 书 记》详 要 互

证，承学之津梁也。”光绪二十七年正月记：“两
日温 《艺概》。刘先生言一字一珠，不独四方导

师，亦千 载 导 师 也。”冯 煦 《蒿 庵 论 词》卷 四：
“兴化刘氏熙载所著 《艺概》，于词多洞微之言。”
沈曾植 《海日楼札 丛》卷 七 “刘 融 斋 论 词 精 当”
条云：“止庵而后，论词精当，莫若融斋，涉览

既多，会心特远，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渊

旨。而得宋人 词 心 处，融 斋 较 止 庵 真 际 尤 多。”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卷六：“近时兴化刘熙载

论词，颇 有 合 处，尚 不 染 板 桥 余 习。”江 顺 贻

《词学集成》卷五：“刘熙载 《词概》论各家词，
多中肯綮。”王赓纶 《珠光室诗话》卷五也称刘

熙载 《艺概》： “论 诗 论 文 者 融 合 古 今，独 有 卓

识。”王国维 《人间词话》多处引用刘熙载 《艺

概》，并大 加 赞 赏。如：称 道 刘 熙 载 评 周 邦 彦、
史祖达 “周 旨 荡 而 史 意 贪”之 语 “令 人 解 颐”。
又如：转述刘熙载论南北宋词风之区别时引刘熙

载语 “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 沈 亦 快、
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 是 掉 转 过 来。”并

说：“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艺概》广为流传更

是确立了刘熙载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不可动

摇的地位。
就文艺理论批评而言，刘熙载还著有 《游艺

约言》。“游艺”取义于孔子 “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其内容与 《艺概》相 类，以

札记形 式，谈 文 论 艺，主 要 论 诗 文、书 法。此

外，还有在 《持志塾言》等书中的相关论述。当

今时代，任何一个从事西方文学理论或浪漫主义

文学或文论研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不知道艾布拉

姆斯 这 个 名 字，尤 其 是 他 的 经 典 性 著 作 《镜 与

灯：浪漫 主 义 文 论 及 批 评 传 统》［１１］，这 本 书 自

１９５３年出版以 来 就 被 翻 译 成 多 种 文 字 在 全 世 界

范围内不断地重印，广为东西方学者们所引用和

讨论。艾布拉姆斯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

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做外界事

物的反映者———镜，另一个则把心灵比做发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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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１８世 纪 的 主 要

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

的主导观念。遗憾的是：许多从事文艺学研究的

人却不 知 道 刘 熙 载１８６７年 完 成 的 《持 志 塾 言》
说过这样的话：“镜能照外而不能照内，能照有

形而不能照无形，能照目前、现在，而不能照万

里之外、亿载之后。乃知以镜喻圣人之用心，殊

未之尽。”“人之本心喻以镜，不如喻以日，日能

长养万物，镜但能照而已。用异，则体可知矣。”
比较艾布拉姆斯的 “灯喻说”与刘熙载的 “日喻

说”：灯与日作为发光体，二者是相同的。但是，
灯只能照一时，日却能照古今；灯只能 照 一 隅，
日却能照万里之外；灯只能发出光亮，日却能长

养万物；灯 只 能 依 靠 外 来 能 源，总 有 熄 灭 的 时

候，日却能 生 生 不 息，发 出 恒 久 的 光 辉。概 言

之，“灯”只是被用来照明的，它与被照之物是

二分的；“日”虽然也有照明的功能，但更为重

要的是它与被照之物同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刘熙

载认为：“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如

果说，刘熙 载 是 在 物 我 两 化 中 整 体 观 照 宇 宙 的

话，那么，艾布拉姆斯则在主客二分中审视着宇

宙。这便 是 “日 喻 说”比 “灯 喻 说”更 高 明 之

处。
然而，刘熙载的学术贡献还不止于此。刘熙

载的研究的领域涉及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

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天文学等方面。刘熙

载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期间，整理教学随笔

成 《持志 塾 言》上 下 卷，总 结 治 学 心 得 成 《艺

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上下

卷、《说文叠韵》四卷，删定文稿诗作成 《昨非

集》四 卷，自 同 治 六 年 （１８６７）至 光 绪 五 年

（１８７９）先 后 刊 行，并 汇 刻 为 《古 桐 书 屋 六 种》
（《刘熙载六种》）。遗书有 《古桐书屋札记》、《游
艺约言》、《制义书存》，刘熙载去世后，由其子

及其弟子结集为 《古 桐 书 屋 续 刻 三 种》，于 光 绪

十三年 （１８８７）刊行。其中： 《艺概》与 《游艺

约言》属于文艺理论著作；《四音定切》、《说文

双声》与 《说文叠韵》属于语言学著作； 《持志

塾言》与 《古桐书屋札记》属于教学笔记； 《昨

非集》与 《制义书存》属于诗文创作。刘熙载还

著有数学论文 《天元正负歌并序》（《昨非集》卷

二），天文学论文 《星野辨》（《民国续修兴化县

志》卷十四）、《〈春秋朔闰日食考〉序》（宋庆云

著 《春秋朔闰日食考》，同治十二年刻本，南京

图书馆藏）等。
刘熙载尝 戒 学 者 曰： “真 博 必 约，真 约 必

博。”（《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传》）其弟子沈

祥龙 《乐志簃文录》卷四 《左春坊左中允刘先生

行状》说：“先生所著书：曰 《持志塾言》，皆平

日所心得书以训及门者。曰 《艺概》，分文、诗、
赋、词曲、书、经义六门，而评论其源流体制法

度，意多创获。曰 《昨非集》，则所撰 《寤崖子》
及古文诗词也。先生之友陈君广德谓博涉借喻，
理实以精，气和以直，非为己慎独者不能为。又

悟切音法，惟欸意乌于能统一切字音。欲知字音

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之别，必以此四音

试之乃 定，因 著 《四 音 定 切》四 卷。又 谓 许 氏

《说文》虽未有双声叠韵之名，然就 ‘江’、‘河’
二字言，‘江’、‘工’双声，‘河’、‘可’叠韵，
由此以推知双声叠韵即具于古人制字之初，因著

《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三卷，皆刊以行

世。”其好 友 俞 樾 《春 在 堂 全 集》杂 文 四 编 三

《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云：“自六经、子、史

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

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钱基博 《现 代 中 国

文学史》称：“同光间，一时称大师者三人，曰

兴化刘熙 载 融 斋、番 禺 陈 澧 兰 甫 及 王 闿 运。”［１２］

张舜徽在 《清代扬州学记》中曾将扬州学派的特

点概括为 “通”［１３］２，并指出：“扬州学者们总的

治学方 向，是 走 上 ‘通 博’一 途。但 是 他 们 的

‘博’之中，还有各人的 ‘约’。”［１３］１５作为扬州学

派故乡走出的学者，刘熙载深受乾嘉扬州学人的

影响，也表现出既 “通 （博）”且 “约”的特点。

四、刘熙载的教育实践

刘熙载毕 生 事 业 主 要 在 治 学 与 教 学 两 个 方

面，两者相辅相成，身兼学者与导师。其早年求

学阶段与晚年讲学阶段固然如此，即使是其中年

宦游阶段，亦 主 要 是 从 教。他 晚 年 在 《寤 崖 子

传》中写道： “仕 皆 师 儒 之 位，自 其 为 诸 王 师，
为太学师，与夫在乡塾为童子师，客游为远方士

子师，出处不同，而视之未尝不一也。”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初，刘熙载接受苏松太兵

备道应宝时 （敏斋）聘请，来到中国开埠最早，
也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的城市———上海，出任

龙门书院山 长。 “院 中 肄 业 诸 生，定 额 三 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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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仲 冬，例 由 观 察 甄 别 其 课 程。”［１４］ “课 以 经

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行。人置行事

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

呈请院长评论，每月十三日院课。”柴萼 《梵 天

庐丛录》卷十七记： “每午，师生会堂上，请益

考课，寒暑无间。诵读之外，终日不闻人声。有

私事乞假，必限以时，莫敢逾期不归。刘先生主

讲最久，士论尤协。途遇学徒，望而知为院中人

也。”刘 熙 载 弟 子 姚 文 枏 撰 《民 国 上 海 县 续 志》
卷十八称其 “主讲龙门书院历十四年，严课程，
勤讲贯，以身为教”。直至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七

月刘熙载病重，由江南制造局小火轮船拖带刘熙

载所乘之船回故里兴化。
创办于同治中兴时期的龙门书院，其主办者

希望 通 过 恢 复 “经 义”与 “治 事”传 统，造 就

“明 体 达 用”的 人 才。应 宝 时 《龙 门 书 院 记》：
“凡肄业者，必先从事于 《小学》、《近思录》，以

正其志趋，后及群籍，以备考索。故凡经史诸书

悉购置焉。又书 《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

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

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

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

之实也。……从来学 者，必 先 品 行，次 及 文 学。
学术事功，原委有序。此在诸生，当早懔之。况

地属濒海，中外杂处，闻见易纷，砥柱中流，尤

须正学。诸生诚能邃其学力，养其德器，以上答

国家 兴 贤 育 才 之 意，将 于 斯 世 必 有 济 焉。”以

１８６８年入学试题为例：首题 “涵养吾一论”，次

题 “拟答日本长崎岛来书”，诗题 “沙船叹，不

拘体韵”。［９］４７６可见，龙门书院从初创之时就与旧

式书院 迥 然 有 别：旧 时 书 院 强 调 的 是 举 业、诗

赋、遇合之心、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龙门书

院强调的却是正其志趣、遍及群籍、学 问 之 实、
国家安危、黎民福祉。

上海龙门书院有着独特的日记教学法。笔者

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查得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陈

宗彝撰有龙门书院手稿共４８册。其中：同 治 戊

辰 （１８６８）仲 春 望 日 始 记 《龙 门 书 院 日 记》２
册，同治戊辰年 （１８６８）闰四月初一至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六月初八日 记 《龙 门 书 院 读 书 日 记》２１
册、《龙门书院行事日记》２２册，另有 《龙门书

院日程》２册、《制义文》１册。陈宗彝的手稿恰

好与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的时间重合，是为刘熙

载与龙门书院研究的重要文献。《龙门书院读书

日记》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读书先要会

疑，又要自得。张子曰： ‘于不疑处有疑，方是

进。’又曰：‘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

还塞之矣’。”《龙门书院行事日记》每页天头均

印有如下红 字： “行 事 当 敬 以 胜 怠，义 以 胜 欲。
敬怠、义 欲 须 于 举 动 时 默 自 省 察。所 行 必 求 可

行，不可记者即知必不可行，记必以实。司马文

正言：‘诚自不妄语始’。”《龙门书院日程》每页

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敬怠，要合身心内外自

省，先在持之以庄。义欲，要在念虑上加察，先

在一其心志，力去妄念。功课，贵在整饬，不得

间断，当以有恒有渐为方。”《龙门书院日程》每

页除 “月”、“日”外，有 “晨起”、“午前”、“午
后”、 “灯 下”四 节，分 “敬”、 “怠”、 “义”、
“欲”、 “功 课”五 项，左 侧 书 有 “其 敬 义 二 项，
须于身 心 举 动 之 间，时 时 以 怠 欲 自 检，逐 时 标

记”，“右课程格式，诸生每日按候填写，务以不

欺为主，忠信之要”。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同时还

收 藏 有 刘 熙 载 龙 门 书 院 弟 子 宗 廷 辅 同 治 七 年

（１８６８）撰 《龙门书院读书日记》２册、《龙门书

院行事日记》１册手稿。此外，南京图书馆古籍

部收藏有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沈祥龙 《乐志簃笔

记》四册 （光绪辛丑 春 锓 云 间 沈 氏 刻 本），内 有

《吾园日记》上、下二卷。其序云：“祥龙师事兴

化刘 先 生 十 四 年，读 书 吾 园 （龙 门 书 院 园 名）。
先生谆谆垂教，命按日札记，而承指示，久之积

成数巨册。今春先生归道山矣，提携诱掖，从此

无人，追忆往训，曾未遵闻，行知能无愧悔？爰

取曩日所记，择其什之一二，录分两卷。自今以

往，苟力勉焉，而自践其言以期稍寡尤悔，庶不

负先生之教乎？不然，能言不能行，恐终为小人

之归耳！光绪七年仲冬之月。”同乡李详 称 刘 熙

载 “已中风矣，犹阅诸生日记”。［１５］

龙门书院要求诸生日记的做法在当时就产生

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上海广方言馆即借鉴了龙门

书院这一做法。据 《广方言馆全案》载：同治九

年 （１８７０）三月初三日 《总办机器制造局郑冯上

督抚宪禀》所附 《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
“考核日记”即为 其 中 之 一。该 课 程 要 求 “兹 拟

照龙门书院课程，设立课书行事日记二本，诸生

按 日 登 记，于 课 文 之 后 三 日，送 交 先 生 考

核”［１６］。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胡传之子、现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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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胡适对此评论道：“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

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

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 ‘日程’和

一份 ‘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

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 这 种 ‘日 程’和 ‘日 记’
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

以记录。这些 ‘日记’和 ‘日程’父亲均保留下

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

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

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 ‘为学要不疑处有疑，
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

院精神。”［１７］２３－２４

龙门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

人才，其中有政治家袁昶、教育家张焕纶、地理

学家胡传、史学家葛士濬、外交家姚文栋、社会

活动家 李 平 书、文 学 家 沈 祥 龙、数 学 家 刘 彝 程

等。他们以救国为主旨，身体力行，成为同光时

期社会的精英人物，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

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１８］龙门弟子成

才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报国的途径同样是

多种多样的，使笔者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人生经

历中都 带 有 龙 门 书 院 的 烙 印。刘 熙 载 的 汉 宋 兼

治、言传身教造就了他们以宋学明心见性、砥砺

气节为根底，以汉学实事求是、缜密考证为入手

的功夫，使他们既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又有扎实

的学术 根 基。融 斋 龙 门 弟 子 正 是 在 刘 熙 载 这 位

“品学纯粹，以身为教”的 儒 家 学 者 经 世 致 用 思

想的教导下，从 “英才济济”的龙门书院走向社

会的。“名师益友砥砺期许，不敢相负！”［１９］１３李

平书在晚年回忆龙门书院时说的这句话，道出了

融斋龙门弟子的共同心声。正因此，他们对刘熙

载与龙门书院怀有特殊的感情。袁昶称：“生平

服膺兴化 刘 融 斋 先 生，终 身 不 衰。”［２０］胡 传 每 次

到上海都要到龙门书院拜访老师，其宗祠楹联亦

请刘师撰 写。［９］４７８刘 师 患 病，回 籍 养 疴，其 弟 子

“送至江干，皆依依不能舍，同学有送至兴化者。
盖刘师道德入人之深，其感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焉”； “得 刘 师 噩 耗，同 学 设 位 于 后 廊，素 服 哭

临，有失声者，乃禀鲍师设栗主，朔望于朱子位

前拈香毕，至刘师位前行礼”。［１９］１６此后， “龙门

诸弟子公建祠于松江郡城。郡守陈遹声就祠旁建

融斋书院，以志不忘”。
作为一代名师，刘熙载的为人品格与他通变

务实的思想、怀疑批判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的

气度等等，不仅影响了他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

子孙后代。他的学生胡传及其子胡适即是一例。
胡传 的 为 人 为 学 深 受 刘 熙 载 的 影 响。胡 传 称：
“先生 （刘熙载）教人学程朱之学，以穷理致知、
躬行实践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各取其所长，毋

轻訾其所短，不许存门户畛域之见。”［９］４６８胡适也

称：“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

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

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

判。”［２１］２６唐德刚甚至认为：“刘熙载尝戒学者曰：
‘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 ‘为
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

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 的 影 响，
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刘熙载要求弟子学宋儒

“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正是胡适之

治学终生奉为圭臬的格言。［１７］２６

刘熙载以其在龙门书院的教育实践应和了中

国近代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他主张的 “人外无

道，道要在人上尽，事外无理，理要在事上尽”，
既包括了践履笃行以求德性，也含有不应空谈学

理，而须以事尽理，沟通修身与治事为一体的意

思。由此出发，构成了刘熙载对于经世致用的新

思潮的理解和积极倡导，加上刘熙载本人的躬行

实践，对于当时渴望求学以经世的士子们形成强

烈的吸 引 力 和 感 染 力。曾 国 藩 评 论 龙 门 书 院 时

说：“不独沪上浮靡之风为之一变，即遐迩志士，
亦当闻而兴 起。”［２１］因 士 子 欲 入 龙 门 书 院 而 名 额

有限，以致１８７２年上海道台沈秉成仿龙 门 书 院

设立诂经精舍。同治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申 报》
载文 《论沪新设诂经精舍》评论说：“沪城书院

固不一，而自龙门以外，率以制艺为宗，间及诗

赋，无有以经史切磋者。又地为通商巨埠，五方

辐辏，士多寄籍，于是即欲肄业龙门，而额隘殊

难容众。是以今观察沈公，有诂经精舍之建……
其课士不尚诗文，专讲经史。……惟此六经三史

之精，实经济文章所自出，故以此嘉惠士林耳。”
稍后王韬在 《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卷》序言中也

称赞：“龙门、求志各书院课士无不以实学。”据

《民国上海县续 志·风 俗 志 序》记 载： “同 治 中

叶，大乱初平，当道注意教育，主讲席者，皆当

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

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 书 院 为 盛。”柳 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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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撰 《江苏书院志初稿》称：“以砥学砺行得士

称盛者，曰龙门书院。”“龙门之山长，以刘熙载

主讲最久。其 德 学 均 为 学 者 所 推 服。”［２２］刘 熙 载

龙门弟子，与广方言馆学子一样，或成 为 中 央、
地方的 能 吏，或 成 为 推 广 新 学、兴 办 实 业 的 先

驱，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自觉变革图强的

求索精神，在实际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
起到了突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作用。［２３］

笔者认为：在晚清扬州学者刘熙载诞辰２００
周年的今天，有必要重读刘熙载，重新认识刘熙

载的主 导 思 想、政 治 态 度、学 术 贡 献 和 教 育 实

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刘熙载学术思想及其

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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